
台上一群大师，台下一座城市记录青浦新城大师论坛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5_8F_B0_

E4_B8_8A_E4_B8_80_E7_c57_613932.htm 包括因为身体不适而

缺席的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在内，上海“青浦新城大师

论坛”的所有受邀嘉宾完全够得上“大师”的名号，其中包

括荷兰的瑞姆库哈斯、麻省理工建筑系主任张永和、即将赴

任的南加州建筑规划院院长马清运，还有本土设计师刘家琨

。 主办方曾联络过日本的安藤忠雄，但考虑到他不善言辞，

最终还是邀请了与之齐名，但比较“雄辩”的矶崎新。 大师

众多的漫谈，使得这次论坛主题“创新与责任”显得既宽泛

又随意，而更像是大师们个人设计的展示会，或者一场融洽

的茶话会。 从“三年级学生”到“最好的决策者”？ “明明

是心脏病，偏偏找牙医来看，甚至找个兽医来看”，建筑师

的风格和项目的用途南辕北辙，是城市建筑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青浦区副区长孙继伟在之前的媒体吹风会上这样说，他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论坛，来治治城市建筑中的毛病，至少

可以“用沟通解决对城市建筑的指责和误解”。 这至少证明

了主办方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对论坛的期待。在挑选嘉宾

时，首先考虑的是知名度。印度建筑家查尔斯柯里亚之所以

入选，是因为印度与中国都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而柯

里亚对于本土文化的掌握和使用廉价材料的能力值得借鉴。 

对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矶崎新不吝赞美：“上海双年展的时

候我批评了中国建筑师，而在朱家角的会议上我认为中国有

好的建筑师，但是没有好的决策层，这次我要说的是青浦的

决策层是世界上罕见的，他们能够理解建筑师。” 青浦能给



予年轻建筑师以创新尝试的机会，是矶崎新高度赞赏的由头

。当天举行露天对话交流的浦阳阁屋顶天台，就是国内建筑

界中青年代表人物之一马清运的作品。 矶崎新对上海很熟，

多次严厉批评上海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上海是一

个三年级的学生”。“这句话我讲过两次，今天我会很负责

任地讲第三次。”矶崎新说，“我的意见没有改变！” “当

时也许是失言了，事实上是直觉，上海高层建筑并非是理想

设计，如果按照我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大学刚毕业或者小学

生的作品。” 在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张永和与矶崎新

的观点“雷同”：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应是建筑的重点。 

库哈斯对上海也不陌生，就在上个月，他还带着自己的女儿

来到青浦。在去年他还转过朱家角的古镇弄堂，但是当现场

的媒体要求他对上海打个分的时候，他断然拒绝：“打分很

容易，但参与更重要。太多的分数，太少的严肃问题。”库

哈斯所讲到的参与，包括他参与竞争2010上海世博会场馆建

设项目。 库哈斯：央视大楼“很难说” 可能因为刚下飞机，

还没从疲劳中缓过来，或者对会场的布置陌生。1.92米的库哈

斯从没有台阶的地方一步迈上讲台，被绊了一下，即将倒地

，复又稳稳支住。 这个过程有点像他在中国的开拓经历

。2002年，在同时投标的CCTV新大楼和广州歌剧院项目中，

库哈斯只得到了前者。但是接下来几年，他在中国窜红的速

度，可以用他的书名来形容《大跃进》。 CCTV新大楼从方

案公布至今都未停止的批评甚至抗议声，这一切都不妨碍他

成为当下建筑界乃至文化界的偶像。 在自己的CCTV新大楼

方案中，库哈斯用“偶像（icon）”这个词竭力渲染着该楼

的前景。 作为当年力挺库哈斯的评委之一，矶崎新这样评价



，“（他的方案）不是一个再现的过程，他所做的东西，本

身就是一个偶像。”库哈斯创造了一个“偶像”，同时成功

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偶像。 矶崎新当年努力说服了观念传

统的专业建筑师，成功推动了这个方案。讲到这段往事，矶

崎新用手做了一个“推”的动作，库哈斯心领神会，立刻表

示：“感谢您当年的雄辩。” 主讲、翻译兼主持人的马清运

觉得，库哈斯的讲话“还好基本上都是我们听得懂的”，但

是库哈斯下午的主题演讲秉承了他的一贯风格：抽象、欧化

长句、指代不明，只令行内志同道合者着迷。 显然不是所有

听众都能马上理解他在说什么，他讲完之后，也没有人站起

来提问。仅有的两个问题，一个来自台上的主持人兼翻译马

清运；另一个是来自台下的张永和。但是两个问题跟库哈斯

所谈的议题从CCTV新大楼到欧洲一体化关系都不大。 马清

运问库哈斯，你对政治的兴趣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出于建筑本

身？库哈斯首先表示自己没听明白，接着根据自己对问题的

理解给出了一串不大容易听懂的回答。 张永和替矶崎新问：

刚才有一张图里面，为什么美国好像给擦掉了，是故意的吗

？ 库哈斯首先表示，不是故意的。接下来，他对美国的看法

引起了惟一一次全场鼓掌：“美国现在基本上发展到了一个

自我为中心自大、自狂的状态”，“如果地球上没有这么一

块东西存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该何等自由？欧洲也不一定

要去组成欧盟，中国也不一定非得顶着去抗衡啊。大家的日

子都会好过。这种理想，大家也可以尝试着想一下吧？” 库

哈斯将CCTV项目看成一种“翻译”过程，而且是“一种非

常独特的翻译”。从抽象的一个媒体大楼的概念到具体的图

纸和模型的过程，被库哈斯视为第一个翻译过程。而接下来



的每过一个技术关口，都要经过更大量的技术与讨价还价的

翻译过程。 曾经有世贸中心改建投标和CCTV投标同时摆在

库哈斯的面前，他选择了和媒体更接近的后者。他自己当然

也知道，央视的项目“还是有很多问题，说不定还有很多争

议”。所以在近年对待媒体时，库哈斯通常对于造型怪异的

质疑不予回答。 有观众在晚上的天台交流会上问库哈斯

，CCTV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面对这个有充分发挥空间的

问题，他只简单地回了一句：“很难说。CCTV是各种因素

的产物，包括如何定义、反映什么、它强调什么以及表现什

么。” 库哈斯顾左右而言他。此情此景之下，参会者也只好

问CCTV之外的问题：“您所作的造价最低的作品是什么？

” 库哈斯说是“印度楼”，一座非常大的楼，但投资极小，

“房子看起来非常粗糙，但是在我眼中很美丽，很刺激人心

。从某种方面来说我们事务所也差不多因此而破产”。至于

具体投资是多少，他没说。 又有人问：如果有第二份工作，

你会选择做什么？ 瑞姆库哈斯：“如果有第二份工作，我以

前希望做时装设计师。现在如果做选择，我愿意选择不用脑

子的工作。用身体其他部分去工作，那个工作我一定会更加

激动。” 质疑：柿子林中的权力结构 当库哈斯从飞机场赶过

来，刚刚进入会场的时候，他听见了笑声。当时台上是麻省

理工建筑系系主任张永和在演讲。 张永和通常不用“建筑”

或者“风格”一类的字眼儿，他的每一张PPT（幻灯片），

都是以“我盖了一房子”以及“我又盖了一房子”开头。 第

一个房子的照片出来，有记者小声叫道：“这是那长城脚下

的公社！潘石屹的那个！” 而现场最有争议的作品，是在北

京郊区昌平一个叫“万娘坟”的地方盖的私人会所。万娘坟



“不是有1万个娘娘葬里面”，而是明宪宗朱见深最宠爱的万

贵妃的陵寝所在地；而柿子林中的私人会所主人是北京今典

集团的董事长张宝全和总裁王秋杨夫妇。 张永和把房子“埋

”在柿子林里面，房子本身就以“柿子林”命名，原地的100

多棵柿子树原封不动。“好像一共只砍了两三棵吧”，而房

子的主人对于设计的要求是，一棵树都不要砍。 一次对学生

的讲演中，张永和曾经说过，“柿子林”符合邓小平说的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延续，张永和

在晚上的对话中与一名听众对峙起来，这是论坛中惟一的一

次对撞。第一回合：听众：我老师跟我介绍故宫的时候说过

：当人走进故宫大殿时会有一种非常渺小的感觉。你讲到“

万娘坟”的特征，但是你没有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其他

的民居在，你没有提到这个房子和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我

不知道你的作品被隐藏在夏天的柿子林里面时，能否隐藏住

你建筑当中的权力结构？ 张永和：这个没有什么权力可言，

故宫和私宅放在一起比较，好像也不是很恰当。市场经济中

，很多人收入大大高于其他人，贫富差别显然是存在的⋯⋯ 

以前曾讨论过建筑是不是革命城市好了人就不会闹事了。其

实不那么简单，非常复杂⋯⋯之所以叫社会问题，是整个社

会的事情，如果把这些问题的责任放到个人的身上，我觉得

实际上是对目前社会的误解。一个人的购买力是否直接能够

翻译成为权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和一个开发商通过金钱

获得的权力能否比较，我希望你再考虑。至于“万娘坟”，

的确有别的村民，可是相对比较独立。 第二回合：该听众想

了一下，对旁边的人说：“他肯定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他开

脱得太干净了。”那人回应道：“其实可以理解。库哈斯虽



然策划建设了央视新大楼，但是他对于像脑血栓一样拥堵的

北京市交通并不该负上责任。因为央视新大楼的选址和库哈

斯没有直接关系吧？” 现场观众开始窃窃私语。台上的，除

了还没听完同声传译的矶崎新和库哈斯，马清运和刘家琨都

从悠闲状态中收回追问开始。 听众：您认为购买力和权力之

间的关联并不是很密切，我想请教您，在中国今天这样比较

特别的时代里，土地制度、与城市建设有关系的私有产权都

没有得到完善解决的前提下，建筑师的工作真的只是从拿到

一块平好的地开始的吗？ 张永和：这个和你刚才问过的问题

有一个类似的误导⋯⋯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是局限在一个很专

业的范围内。谈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我们实

际上和任何一个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没有差异。并不是

因为我们的工作接近资本，有时候接近权力，我们就有了资

本或权力。 第三回合：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台上的人除了矶

崎新都开了口，包括一直没有说话的刘家琨。 库哈斯：（问

记者）你是不是认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完全一样？ 听众：

这个应该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就像你刚才的表达，请注意

我们汉语的表达，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他们都有一个同态

的结构，就是权力。 刘家琨：谈到建筑师道德、良心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媒体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对政府工程，如果是

房地产开发就减分，如果是教育园区就加分，如果是新农村

住宅、希望小学就大加分。但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政府

工程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领导意志或者好大喜功，

但是政府解决的确实是公共问题⋯⋯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新农

村住宅或者希望小学我们也在积极地参加，但是正是因为在

参加，我就已经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很简单的“弱势关注秀



”⋯⋯我觉得财富是流动的，中国有一句话：君子之泽，五

世而斩。但是不管现在的财富在谁的手里，所有的财富都是

社会的财富，所以不要简单地根据建筑师现在做的项目讨论

他的道德和良心⋯⋯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局部的正确

性，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考虑一些事

情⋯⋯良心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用来展示的，良心是一种平

常心。 至此，本次大师论坛达到了高潮。而论坛外的城市，

灯光灿烂，安静地生长着。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